德沃夏克的浪漫之旅
说起音乐会序曲，有门德尔松的《芬格尔山洞》、柴科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勃拉姆斯的《学院庆典》序曲在前，德沃夏克的《奥赛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显赫的作品，即便和他本人的《水妖》、《狂欢节序曲》等标题性作品相比，名气也要小得多。然而，作曲家却声称，这是他“最爱”的管弦乐作品。他甚至在签名总谱上写下每个段落的文字说明：“他们（奥赛罗与德斯黛蒙娜）于沉静的狂喜中相拥……在狂怒中，奥赛罗要将她置诸死地……他祈祷，他最后一次亲吻”。


从这些细致的描述，不难想象德沃夏克希望这部作品得到高度戏剧化、甚至具有画面感的诠释。广交在常任指挥景焕的带领下，首次演出这首序曲，乐团对于德沃夏克笔下嫉妒与爱情动机的角力有极其生动的表达，但德沃夏克音乐中典型的旋律性和节奏感并没有流失。景焕是一位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冷静思考并且极富逻辑性和执行力的指挥家，她对作品中有李斯特、瓦格纳印记的段落始终保持审慎，以简约洗练的手法厘清感动和冲动的边际。
《弦乐小夜曲》是作曲家在家庭与事业开花结果的人生阶段的作品，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意。指挥没有过分主导节奏的推进，因势利导，随类赋彩，给予乐队更充分发挥的空间，音乐的线条更加绵长，在第二乐章圆舞曲、第四乐章小广板，这种意图体现得特别显著。较之这首作品常见的演绎取向，广交的演出更厚重、温暖。
音乐会下半场是吉尔·沙汉姆演出的德沃夏克《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在这场选曲并不大众化的音乐会中，这位国际巨星的现身多少为演出带来些许的话题性，有不少乐迷甚至感叹，听了20多年的唱片，终于见到真人！和唱片中长着娃娃脸的天才少年相比，48岁的沙汉姆的确内敛了不少，但他对德沃夏克这首作品的喜爱仍然能让人感受到音乐的赤诚：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作品，尽管它总是被大提琴协奏曲的光芒所遮掩，但作品里面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无比动人，你甚至可以在作品中听到布鲁赫、勃拉姆斯一样的浪漫与深沉。
在对乐迷开放的公开排练中，沙汉姆的天才与深刻在排练中表露无遗，这首作品他和乐队只是通篇合奏两次，期间几乎没有中断，到演出时已是水到渠成：
“这是我第一次和广州交响乐团演出，他们水准之高令我惊讶不已，而且我还发现除了景焕是我的老朋友以外，我和乐队里面好几位音乐家都曾经合作过。能和老朋友一起演出，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沙汉姆与广州交响乐团的合作细腻而迷人
在处理这首具有浓重交响气息的作品时，沙汉姆以一种近乎室内乐的敏锐与细腻展开和乐队的迷人对话。细心的听众甚至会发现，沙汉姆的站位较之其它独奏者更靠后一些，以便能更清楚看到指挥的动作和要求，他和景焕之间的眼神、动作交流之多，非常少见；在演奏过程中，他几乎始终保持充满鼓励的微笑和眼神，对每一个合演的声部如同对待四重奏当中的每个成员一样，这种谦逊与合作精神，在独奏家中真是凤毛麟角。

“我始终觉得室内乐是每个演奏家的必修课，就像在德沃夏克的这部作品中，他运用了数不清的对位写作，不同的音乐线条或平衡或交织，要理解透彻，你就必须有室内乐演奏的功底。”
沙汉姆如是说。沙汉姆在德沃夏克的小提琴协奏曲上有着和景焕相照应的智性，他的光华如夜空明亮星光，有淡然隽永的诗意，在热烈如终乐章富里安舞曲中，始终保持张弛有度的气韵，有中正平和的整体观，早年唱片中丰满甜腻的音色悄然羽化出艺术家的风骨。
沙汉姆与广州交响乐团演绎的《梁祝》选段“化蝶”令人难忘
返场时，沙汉姆演绎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梁祝》的选段“化蝶”，之前他曾经和新加坡交响乐团在水蓝的指挥下录制过这部作品，加演这段音乐也是向何占豪、陈钢作曲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60周年致意。在音乐会之前的乐迷见面会上，指挥景焕就说过，沙汉姆的演绎甚至比不少中国演奏家更为出色。
缘由是沙汉姆提及他的父亲是天体物理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来华访问，当时就曾经带回一些中国音乐的录音回以色列，他接触中国音乐之早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而他的岳母祖籍广东汕头，作为广东女婿的他还能说几句潮汕话。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应该是沙汉姆演绎《梁祝》够“地道”的原因所在。
音乐会结束后，沙汉姆与广州交响乐团在台上谢幕
回忆起自己的音乐道路，沙汉姆总是将“爱”字挂在口边，父母的爱让他有选择人生的自由，恩师的爱令他可以发现音乐的价值。反观这场音乐会，爱的主题同样贯穿始终：《奥赛罗》序曲灼热的情感，小夜曲的温存惬意，协奏曲的民族情怀，乃至《梁祝》生死不弃的苦恋，一场音乐会，写尽男欢女爱，家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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